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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民族化道路
——从孙犁到铁凝 □张 莉

孙犁是少有的能跨越现代与当代文学史、并
对中国当代创作持续产生影响的作家。他被视为

“荷花淀”派的代表，其“诗化、散文化的艺术追求，
影响了当代文坛一批作家，特别是京、津、冀地区
的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冉淮
舟等”（金汉《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以往研究通
常聚焦于荷花淀派主要描写冀中平原，传达欢快
明朗的气氛等，未免失之表象。不把荷花淀派当做
一种地方写作流派是重要的，将孙犁及其荷花淀
派重置于它的起源地解放区，进而将其置于当代
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去认识与理解，会重新发现孙
犁与荷花淀派艺术追求的当下意义。

文学民族化的两个路向
赵树理与孙犁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文学重

要作家，他们都共同致力于中国文学民族化的实践
工作，因极具特点的艺术追求与创作，也形成了文
学史上的两个重要流派：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
他们的作品热情表现了解放区土地上出现的新
人、新事、新生活场景。中国农民的面貌在他们
的作品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是作为被启蒙
和被同情的对象，而是农村和土地的主人。这是
解放区文学为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作出的重要贡
献。

“一切景语皆情语”是孙犁小说的艺术追
求，是荷花淀派的写作范式，这与赵树理有很大
差异，赵树理重视叙述，重视吸取民间评书体的
方式，致力成为人民大众的“说书人”。 赵树理
关注“问题”，更关注人物外在命运的变化；孙
犁偏重描写，关注“人”，关注人的情感与内心
世界的微妙波澜。《荷花淀》 中水生嫂编席一节
被称为有代表意义的孙犁式表达方式，也是荷花
淀派的典型创作手法。致力于表达“人情美与人
性美”，人物内心之美好愿景往往与生活环境的
美好高度统一，进而在文本中构建出了一种美好
而令人向往的意境。这也是在残酷的战争年代荷
花淀派受欢迎的主因，战争年代的人们格外向往
美好而宁静的日常生活，“这篇小说引起延安读者
的注意，我想是因为同志们常年在西北高原工
作……忽然见到关于白洋淀水乡的描写，刮来的
是带有荷花淀香味的风，于是情不自禁感到新鲜
吧”（孙犁）。孙犁与荷花淀派在“非常态”的战争语
境里，书写了人内心的“常态”——人内心对安宁、
幸福生活的欲求，荷花淀派将这样的向往视为人
性与人情最朴素和最基本的部分，这是最深层次
的孙犁/荷花淀派的美学追求与价值。

追求作品的诗意与美好使孙犁小说具有雅
致、抒情气质。在解放区，孙犁小说的主要读者是
知识青年/“同志们”，而赵树理小说的读者则是不
计其数的农民群众——赵树理看重“文艺大众
化”，看重作品的“喜闻乐见”，关注的是文学作品
的普及。不同的艺术追求导致了两位作家语言风
格的不同：赵树理讲究简单、直接、准确，孙犁则追
求朴素、洗练、有音乐性。

荷花淀派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京派小说在
艺术追求上渊源颇深。丁帆、李兴阳认为这两个派
别的共同点是作家将自己对人类的悲悯或热爱倾
注于画面和写意人物的描写之中。不同点则是孙

犁小说关注“注入了新的时代和阶级内容的人性
和人情美”，而后者则是“完全返归自然的人性和
人情美”。其实，孙犁及其美学追求应该被看做是
中国现代以来“抒情”写作传统在解放区文学的流
变——无论京派小说还是荷花淀派小说，也都是
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一部分。

铁凝的独特性与创造性
文学史上对荷花淀派的影响只追溯于20世纪

60年代。在此之后，孙犁并没有更多的小说创作出
现，刘绍棠后来在乡土小说有所发展，从维熙则在

“大墙文学”作出重要成绩。“荷花淀”派的退隐与
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荷花
淀派的审美追求与“知识分子气息”很容易被认为
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新时期以来，孙犁对铁凝、
贾平凹的欣赏显示了他不凡的艺术眼光，无论是
年轻的铁凝还是年轻的贾平凹，他们与孙犁之间
都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本文仅以铁凝为例说明
这个问题。铁凝的早期创作被视为荷花淀派写作
的延续似乎已有定论。笔者更为关注的是孙犁艺
术追求如何影响铁凝的整体创作，以及，作为有独
创性的作家，铁凝对孙犁艺术追求的超越之处。

“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
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
润泽、力量和神异奇彩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铁
凝多次讲述过孙犁对她的影响，在青年时代，她尤
其对孙犁《村歌》中的“双眉”情有独钟。孙犁对有
争议女性形象的关注潜在影响了铁凝的艺术趣味
与追求。铁凝笔下有许多美好、善良的青年女性形
象，香雪、凤娇、安然、白大省等，但更有饱受争议
的小臭子、大芝娘，以及被称为“恶之花”的司猗
纹。饱受争议的女性形象是“中间地带”人物，长久
以来，在传统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她们无法被安置
在合法空间里，她们经由铁凝的长期的、持续的、
深入的写作而绽放了艺术的光泽。

铁凝笔下的女性人物既有单纯、善良、明朗，
也有强大和强悍，她的女性人物呈现出更复杂的
欲望和内心世界，更具有丰富性、矛盾性与艺术
性。女性人物的美好在孙犁那里则是外化的，是作
为审美对象出现的，孙犁对女性美德的理解有传
统的道德层面——他将所有的美好希望都寄予年
轻女性身上，但并未对女性内心的复杂性和女性
成长际遇的艰难性给予关注。这与孙犁的写作语
境有关，也与其文人道德价值取向有关。在书写女
性人物精神与内心世界的丰富性上，铁凝具有她
的独特性。

孙犁的日常美学观念影响了铁凝的写作。孙
犁喜欢写“美”，不愿意直接书写战争年代的暴烈
与残酷，更不喜欢面对鲜血的场面。尽管我们可以
说“审美洁癖”（王彬彬语）是孙犁的特点，但其实
未尝不是其局限。孙犁晚年对从维熙大墙小说结
尾表示遗憾，是由他的审美惯性所决定的。铁凝小
说也常常回避直接的暴力场景，并不直接书写血
淋淋的现场，但是，她与孙犁也有不同，她不回避
暴力带给人的杀戮和对日常现实生活的无端破
坏，她可以正视世界的肮脏和黑暗。在《玫瑰门》

《大浴女》中，她关注“文革”时代庸俗的恶和习焉
不察的压迫、关注人与人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书

写——并不直面鲜血的书写同样具有令人震惊的
艺术力量，这是铁凝之所以成为铁凝的重要标识。
历史环境给予了铁凝超越的可能性，但更与作家
本人的写作胆识相关。

孙犁与汪曾祺对铁凝的创作影响力不容低
估。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荷花淀派与京派小说具有
艺术趣味的相似性。这意味着，两位大师对铁凝的
赞赏并不是偶然的，也不应该仅仅理解为前辈对
晚辈的厚爱，更深层次原因缘于他们与铁凝有共
同的艺术理念，是文学写作之路上的“同道之
人”——他们共同心仪中国诗化小说传统、心仪中
国小说的素朴之美、写意之美，共同执著于中国文
学的抒情传统。作家们对艺术的共同追求应看做
是对优秀文学传统的有意承继而不应只看做是对
某一流派的追随，作家总是在成为传统一部分时
也在寻找着属于他/她自己的道路。就此而言，铁
凝的写作虽与孙犁和汪曾祺有共同的艺术追求，
但又有独属于铁凝的那部分：关注日常生活的美
好但并不畏惧日常生活中的隐形暴力和残酷；珍
视农村及农民身上的美德但并不止于表现人性美
与人情美。铁凝面对世界的“仁义”态度，正是中国
文学传统中向善向美的雅正之气。

孙犁文学财富的当下意义
《荷花淀》《风云初记》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

统中的经典之作。孙犁之于中国文学的贡献也逐
步为学者所识。杨联芬在《孙犁：革命文学的“多余
人”》中认为，孙犁是“‘主旋律’边缘的知识分子言
说”，在阶级论语境中有“人道主义的守持”；王彬
彬在《孙犁的文学史意义》中认为孙犁的“人道主
义立场”、孙犁语言的“洗练”和“繁复之美”，孙犁
的幽默与坦诚都至为宝贵。本文想着重补充的是
孙犁文学艺术追求的当下意义。

虽说是知识分子，但孙犁从未将他的写作对
象--农村和农民视之为“底层”，作为解放区干部，
他珍视与农民兄弟的情感，这态度表现在作品里
是“我们在一起”，在他笔下，农村和农民不是自上
而下进行苦难书写的对象，更不是传达个人关怀
的抒情道具，农民是和作家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智
力的人。

孙犁强调作为小说创作的艺术性：“一部作品
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
力量之中。那种所谓有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
是写不出好作品来的。”他对真实有自己的理解，

“创作的命脉在于真实。这里指生活的真实和思想
意态的真实。这是现实主义的起码之点。有些评论
家认为反映当前之急务，以功利主义代替现实主
义的假现实主义是经不起推敲的，作者的思想意
识是虚伪的。”面对现实题材，孙犁并不拘泥于僵
化的现实逻辑而求之于人内心的情感认知，“现实
主义”在孙犁和荷花淀派那里不是对现实的简单
描摩而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与文学艺术的独到创作，读者通
过作品能感受到现实中被我们忽
略的东西。——孙犁的文学理念
并未过时，尤其是在“写实小说”、

“底层写作”普遍同质化、概念化
的今天。

理论
观察

“底层文学”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
学界引入的一个包含明确价值诉求的
概念，曾经引起作家、批评家、理论家
的热切关注与激烈论争。尽管人们对
什么是底层文学、怎样评价中国当下
底层写作取得的成就、作为知识分子
的作家能否为底层代言以及怎样触及
底层真实的生活状态与生存体验等问
题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在参与
底层文学讨论的人们之间是可以形成
共识的，那就是大家都认为底层文学
最起码应该与底层民众的生活相关，
有利于底层民众生存处境的改善与生
活质量的提高。简单地讲，就是底层
文学应该体现出文学家的“底层关
怀”。

实际上，“底层关怀”正是底层文
学这一概念得以产生的逻辑起点，也
是底层文学倡导者最直接、最根本的
伦理诉求。因此，怎样借文学活动实
现“底层关怀”，就成为谈论底层文学、
实践底层文学时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
解决的问题。

关于文学的底层关怀，我们可以
说，以同情的态度写底层，把底层真实
的生活状况与底层民众的情感世界呈
现在世人面前，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
解与接近他们、理解与尊重他们、关心
与帮助他们的氛围，直至以此促动政
府官员、专家学者去研究解决底层面
对的各种实际问题，是一种表现形式；
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把底层民众
设定为自己的读者，充分考虑他们的
思想状况、精神需要、文化水平、审美
趣味、阅读习惯，有意识地为他们提供
一些他们读得懂、喜欢读，读了之后能
产生精神慰藉，增强生活信念的文学
作品，也应该算是文学家实现底层关
怀的一种形式。

可惜的是，在近年来关于底层文
学的讨论中，大家主要是围绕第一个
层面，也就是怎样写底层的层面而展开的，至于
要不要为满足底层的阅读需要而写作，怎样为
适应底层的阅读需要而写作这一层面的问题，
基本上没有进入参与底层文学讨论的作家、批
评家、理论家的视野。

或者，大家对涉及这一层面的问题有所顾
虑，进而讳莫如深？

至少，当笔者试图这样提出问题时，内心是
十分矛盾与迟疑的。我首先担心这一提问方式
会引起作家们强烈的反感，因为这很容易让人
想起曾经出现过的种种以“人民”之名对作家的
写作内容与写作方式进行粗暴干预的做法；其
次，我担心当一个作家有意识地去为适应底层
而写作时，会不会降低作品的艺术水准，甚至浪
费一个作家的艺术才华。同时，我还有另外一
种担心，担心我的这种想法不过是一个与底层
十分隔膜的读书人的自作多情，在底层民众那
相当艰难粗糙的生活中，文学阅读真的会成为
一种需要吗？我甚至怀疑自己这种为底层写作
的主张，是不是在潜意识中包含着一种文化歧
视：难道底层民众就读不懂或者不配享受高雅
的、深刻的、具有经典水准的文学作品，而非要
特地为他们去制作一些通俗的、浅显的、没有永
久价值的文学快餐？

然而，当对这种种“担心”与“怀疑”进行“再

反思”时，我突然发现，这一切都不过
是我这个过于信仰文学的自律性，过
于看重自己的审美感觉与艺术品位，
过于强调文学本位立场的人，在遇到
文学的底层关怀没办法绕开的问题
时，为回避文学对于底层民众应当承
担的义务而寻找的一些虚伪的托辞。

尽管写底层的文学与满足底层民
众阅读需要的文学在理论上是可以统
一的，但在当下的文学中，两者却常常
没有真正统一起来。许多怀着深切的
同情去书写底层生活的作品，实际上
并不把底层民众设定为自己的阅读对
象，其文体风格、语言表达方式决定了
这些作品只能在很有限的文学圈子里
流传；而那些没有条件经常上网，很少
看到电视，传统的文字阅读仍然是他
们打发空闲时光、了解社会人生、寻找
生活目标、满足精神需求的主要方式
的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私人小厂里
的打工妹、边远乡村的青年人，则往往
只能在地摊上找到一些没有刊号、不
署作者、粗制滥造、内容低俗的地下出
版物。这种状况，难道不应当引发倡
言底层关怀的文学家、理论家、批评家
们内心的不安？

底层民众，这很可能是在当今社
会里更加需要文学阅读，更容易接受
文学的影响，然而又最少受到文学的
垂顾，能够接触的文学资源最为匮乏
的群体。这里面有文学作品的流通渠
道是否通畅的问题，而更为根本的问
题则是，在正规出版的文学作品中，尤
其是当今著名作家的作品中，能够适
合他们的文化水准、引起他们阅读兴
趣的实在是少之又少。而一本能够被
他们接受的健康积极的文学作品，则
完全有可能激发他们内心的善良天
性，校正他们对社会的偏颇认知，抚慰
他们受伤的心灵，鼓舞他们真诚生活
的勇气。

当然，无论对作家而言，还是对批评家、理
论家而言，信仰文学的自律性，看重自己的审美
感觉与艺术品位，强调文学本位，这一切都不是
错。一个作家声称他不想为迁就大众，包括底
层民众的欣赏口味而放弃自己擅长的艺术题材
与艺术风格，这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因此，当今的文学界，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
去谈论底层关怀，实践底层写作。但是，当我们
试图谈论底层文学，谈论文学的底层关怀时，对
底层民众的文学阅读需求仍然视而不见，或者
以种种理由推脱文学家满足这种需要的义务，
就会显得缺乏诚意，显得虚假，很容易让人怀
疑，所谓的底层关怀，只是当下不太景气的文学
借助于底层这一包含太多伦理色彩的概念，为
自身寻求道义支撑的生存策略。因为倡言文学
的底层关怀，意味着我们已经在自己的文学观
念中引入了另外一种与文学本位的立场不一样
的逻辑，在这种逻辑里，能够被称作“底层文学”
的文学，首先应当是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与需要
而创作的，对于底层民众是
否具有价值是评价底层文
学价值时应当优先考虑的
一个维度，为底层写作是一
个比把底层当成文学表现
的对象更高的写作目的。

本报讯 7卷本《张同吾文集》近日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诗人马凯为
《张同吾文集》出版致信祝贺，并热诚希冀中国诗歌事业的繁荣。

《张同吾文集》包括诗歌美学卷、诗歌评论卷、小说鉴赏·文学史卷、散文卷、诗歌卷、小说·纪实
文学卷和序跋卷，近300万字。在30年的评论生涯中，作者保持不执不随、不媚不俗的学术品格和
评论个性，致力对诗歌抒情本质的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努力揭示出诗的抒情方式是意象符号的组
合，诗人以营造新颖的意象符号序列完成自己独特的审美发现，并以这个基本理论阐释诗歌独有的
审美特征。有学者称道，读张同吾评论是一种享受，没有经院气和迂腐气，不摆架子、不唬人，有情
感、有色彩、有形象，通篇像散文，许多段落又像诗，但终究是评论，寻脉究络，又有严密的思辨逻辑，
因而其评论风格“聪颖迷人”。张同吾论述了艾青、臧克家、郭小川、贺敬之、李瑛、牛汉、绿原等诗人
和邓友梅、刘绍棠、李国文、陈建功等作家的创作道路和艺术成就，阐释了雷抒雁、舒婷、吉狄马加、
朱增泉、李小雨等人诗品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个性，为近 200位中青年诗人的作品撰写了评论和序
言。此外，张同吾的散文意韵优美如诗如画，他的几部中篇小说则以生动传神的笔墨描写了一代人
的爱情纠葛和人生命运，在悲欢离合中镌刻着历史印痕。 （陈 樱）

由中国散文学会主办的杨常军散文集《秀色
旬阳》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秀色旬阳》是青年作家杨常军以陕西省旬
阳县的人文传说、风土民情、自然山水为题材创
作的散文集。与会者认为，该散文集语言质朴、
感情真挚，充分体现了作家对他脚下那片土地的
热爱。孙武臣认为，作家用“我手写我心”，在坚
守乡情情结的艺术精神中，表现了对家乡山美水

美人更美的赞叹，并带给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思考
和启悟。石英认为，杨常军散文的语言风格干
净质朴但不失雅致，无任何矫揉造作的杂质。更
重要的是，作家的感情自始至终流贯其中，因而
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动人力量。因为作家太热
爱、太熟悉自己的土地，又探索得太仔细，使得

《秀色旬阳》还有一定的地理学价值。
（徐忠志）

欧阳翎同志逝世

广东省作协原党组成员、专职
副主席欧阳翎同志，因病于2012年
1月30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1岁。

欧 阳 翎 1949 年 开 始 发 表 作
品。1984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诗集《上弦月集》，组诗《瑶山风
情》《岭南山中》等。作品有多篇被
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粤港澳五
十年散文大观》等多种选本。

河南省作协、河南省诗歌学会、河南文艺出
版社、洛阳市文联等单位近日在洛阳举办《李清
联无障碍诗写点评本》作品研讨会。李佩甫、南
丁、傅天虹、马新朝等与会者谈到，李清联的“无
障碍诗歌写作”主张诗歌应宣扬真善美，应关注
生活、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在语言上主张具有
民间特色的口语化，在艺术上反对晦涩繁琐，主
张东西古今的融合，做到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李清联作为坚守诗歌阵地的老诗人，是一位热
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艺术的探索者。他的诗
歌作品蕴含着内在的韵味，口语化但不肤浅，耐
人咀嚼，能让读者感受到他那颗年轻的诗心，品
出他对社会的深刻感悟。大家希望有更多贴近
时代、反映生活的诗歌出现，走向最广泛的文学
受众。

（宗 文）

胡明超同志逝世

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胡明
超同志，因病于2012年1月18日在北京
逝世，享年86岁。

胡明超笔名高源。1951 年开始发
表作品。1988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中篇小说 《海上观察兵》《小航海
家》，短篇小说 《老船长》《台风之夜》

《水手长的故事》，报告文学 《灯塔风
雨》等。

据新华社电 广场上“迎年鼓”喜庆欢快，
展厅里与人们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活色生香”——元宵节前的北京全国农业
展览馆格外热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
保护成果大展正在这里举行。

展览基本囊括中国制陶、刺绣、玉雕、纺织、
制茶、剪纸、中医等领域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特色
的技艺项目，展出的珍贵实物近2000件，现场还
有 160余位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展示精湛技艺。

这个蕴含浓浓生活情趣的展览，以其独特
的文化品格和民族气质，生动诠释了“生产性保
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有力推动。

群众喜爱，市场欢迎，两个效益双丰收

7 岁的小姑娘指着施色艳丽的皮影“貂蝉”
跟妈妈商量：“她的头发多像真的啊，咱们买一
个回家吧。”看到小孩子对自己的作品感兴趣，
陕西省华县皮影制作技艺传承人汪天喜赶紧介
绍：“就是真头发，一根根粘上去的。”

一簇簇人群在不同展台前热情地咨询着，
许多是全家齐出动，展馆内人头攒动。或是凝
神关注，或是赞叹不已，或是悉心求教，勾勒出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在当下的一幅幅生动画面。

这次展览精选了 180多项在“非遗”生产性
保护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
传统医药类项目。贴近生活、适宜进行生产性
保护的“非遗”项目都与人们生产生活密切相
关，如布料染织、服饰制作、食品制作、陈醋酿
制、家具制作、车船轿制作技艺，救死扶伤的传
统医药，还有工艺品等等。

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马文辉介
绍，生产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首
先是鼓励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积极恢复生产，
真正实现“活态”传承。对适合生产性保护的濒
危代表性项目，采取优先抢救与扶持措施，整
理、保存相关资料，逐步引导其恢复生产；对有
市场潜力但生产力量分散的代表性项目，鼓励
采取“传承人+协会”、“公司+农户”等模式进行
生产。

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生产
性保护”体现了经济和文化发展互补原则，在很
多“非遗”项目的实践中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双丰收。比如这次特别展出的41个入选第
一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丰硕

成果：北京市内联升鞋业有限公司的内联升千
层底布鞋制作技艺，建立了以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为首的“师带徒”岗位技能培养机制，培养
出一批年轻传承人，企业年产量达40万双；江苏
省南京云锦研究所有限公司与南京市教育局有
计划地把云锦专业列入职业教育范畴，定期培
训学徒，同时还与南京大学开办了“云锦研究生
班”，培养云锦技艺高级人才；中国宣纸集团建
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和展示馆，接待
游客参观游览，并免费开放……

师傅爱教，徒弟愿学，文化血脉得传承

乍看上去，甘肃庆阳香包绣制技艺传承人
刘兰芳和她22岁的徒弟戴娜娜很像母女俩。

“传统工艺不但要保留下来，还要适应年轻
人，要做成产业，要创新。现代城市高速发展快
节奏，传统香包大红大绿的色块刺激太强，我们
尝试多用冷色调、纯色块，这些能让人静下心来
的产品明显更受城市人欢迎……”师徒俩正商
量着怎么创新自己的产品。

此次参展的传承人，多是带着徒弟同来，这
些“非遗”技艺传承的情况令人欣慰。在政府的
扶持、传承人的努力和全社会的关心下，后继乏
人的问题正在缓解。

2007 年至 2009 年，文化部先后命名了 3 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
计 1488 名。中央财政从 2008 年起专门资助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
年 8000 元，从 2011 年开始，对传承人每年资助
增加到了 1 万元，鼓励和支持他们开展传承活
动。

据介绍，各地对保护传承人重要性的认识
不断深化，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
如建立传承人档案，改善传承人的工作环境，为
生活困难的传承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对传承
人授徒传艺、开展传习活动给予扶持等。

2011年正式颁布施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
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
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
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
务。同时也制定了鼓励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
承、传播活动的具体措施，包括帮助提供必要
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
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
性活动，以及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
措施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马文辉强调，

“生产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开展进程
中需审慎处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的关系。生
产性保护要把保护放在首位，尊重历史上已经
形成的生产方式的多样性，坚持传统工艺流程
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不能随意改变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生产方式。”

依循“生产性保护”的这一工作思路，承载
五千年文明基因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
21世纪的今天与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
重新获得蓬勃的生命力。

（周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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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讨信息文学研讨信息··

由佛山市文联、佛山市作协主办的严诗喆诗
集《生命之过客》首发式日前在广东佛山举行。

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这部诗集分为“青春的

摇滚”、“遥远的地平线”和“域外行吟”3辑，诗作
在选材上立足校园，诗题广阔而开放，在艺术上
力求传统诗学与现代视野相融合。（彦 子）

诗集《生命之过客》在佛山首发并研讨

河南诗歌界研讨“无障碍诗歌写作”

散文集《秀色旬阳》描摹地域风情
喜看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走笔

《张同吾文集》探索诗歌本质意义


